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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
———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

唐志超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即将迎来十周年。过去十年，中东政治发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秩序、意识形态、模式三个维度。中东正进入一个
“后美国时代”，地区权力正发生深远转移。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俄罗斯

等其他外部新势力以及地区大国乘势而起。传统的地区权力体系遭到颠覆，

联盟体系解体，国家碎片化，以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非国家行为

体的严峻挑战。秩序崩溃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狂

飙突进时代已告终结，民主、人权、选举、世俗化等传统叙事正在被正义、

发展、稳定、改革等新的话语体系所取代。以土耳其、埃及、沙特和伊朗为

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正悄然转型。中东地区政治的急剧转型反映了当下全球

秩序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地区反应，同时也凸显了中东政治中新一轮自主意

识的兴起，开启政治上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的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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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爆发至今已近走过十年历程。过去十年，中东诸多方面均发生

了剧烈变化。学界从宏观或国别层面对中东剧变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等作了

较多探讨，但究竟中东剧变给该地区或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需要学界进行

持续思考。中东剧变对中东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还在持续

发展中，更长远的效应还需更长时段来考察。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政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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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变迁、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模式的演化三个视角对过去十年中东政治

发展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找出规律性变化，或许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事态发展

和地区走势有所助益。

秩序之变: 权力的转移与 “后美国时代”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权力格局以及

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依照这一概念，中东秩序是指对中东具有重要影

响的域内外势力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区格局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

规范和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秩序，

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再到两河流域，基本都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内。伊朗

处于奥斯曼体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存在。虽然奥斯曼帝国秩序面临来自西

欧列强以及内部反叛的巨大威胁，但仍能勉强维持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帝国战败瓦解，奥斯曼秩序轰然崩塌，并被所谓的赛克斯—皮柯体系

所取代，欧洲开始主导中东并分割了奥斯曼领土。二战后，随着英、法的急

剧衰落，其地位转由美、苏接替，中东由殖民体系转向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

抗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确立。中东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

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形成。进入 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经受了多

次严重冲击，从 “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伊朗核问题到中东剧变，

一次次撞击使得这一秩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开启了中

东秩序的“后美国时代”。其鲜明特征是，美国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

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出现衰退、弱化，对中东国

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

控制力下降。① 可以说，中东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地区秩序视角看，第一，自中东剧变以来，主要域外大国在力量对比

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势力均衡被打破。这突出表现在美降俄升、西退东

进和“一降两升”上。②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从奥巴马

到特朗普，美国孤立主义上升，不愿再深陷中东，不愿过度担负所谓全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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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载《环球时报》2014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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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责任，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与中、俄的大国竞争。与中东近邻的欧盟则陷入

内外交困境地，无力在中东发力，欧盟一手打造的“地中海联盟”实际已死。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东之乱祸及欧洲，非法移民、难民潮、恐怖主义一波

又一波，欧洲内部同时还面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力量上升等一系列

重大危机。俄罗斯则借叙利亚战争等中东之乱积极重返中东，全面拓展与中

东各国关系，极大提升了地区影响力，在冷战结束 30 年后再度成为中东地区

的主角。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访中东，积极参与调解美国与伊朗矛盾，甚至破天荒地

派军舰赴波斯湾参加护航。印度莫迪政府由传统的 “东向”政策转向东西兼

顾，又推出“西向”政策 ( Look West Policy) ，大力加强与伊朗、海湾阿拉伯

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提升，“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东稳步推进。

第二，域内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国家间关系严重失调，新的地区性大国

兴起，具体表现在: 传统地区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

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 3

个非阿拉伯国家 ( 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 相比，阿拉伯国家集体失色，一

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被 3 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沙特、阿

联酋、埃及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

激烈交锋，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西

亚北非两大板块中，北非处于颓势，且内向化、非洲化①趋势明显。除了摩洛

哥等日益非洲化外，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世界 “领头羊”也日益将非洲作为

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② 在阿拉伯世界板块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兴起，形成

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大地区性中心力量。

第三，传统的地区规则、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中东稳定的主要支

柱被撼动。美国在中东的乱作为、不作为以及持续战略收缩，构成了中东地

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美国几乎放弃了过去几十年其中东战略的五大支

柱———保障能源供应; 与地区主要国家结盟并保障其安全; 推动巴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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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化是指脱离中东和阿拉伯的政治和经济圈，选择更多融入非洲体系。
Mohammad Hanafi，“China’s US Policy Ｒemains Unchanged. We are Still Willing to Grow China－US

Ｒelations with Goodwill and Sincerity”，al－monitor，March11，2020，https: / /www. al－monitor. com /pulse /
originals /2020 /05 /egypt－initiative－africa－fund－support－coronavirus－fight. html，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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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 促进中东民主与自由。冷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是中东稳定的主要

基石。而特朗普政府亲手摧毁了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则和基石:

“以土地换和平”“两国论”，公开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

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承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美国对地区盟友

的安全承诺也显著下降，在关键时刻不愿向海湾盟友提供安全保护。2019 年，

沙特重大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打击，波斯湾多次发生商船遭袭击事件，充当

地区反恐先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美国抛弃，都是典型事例。这也导致美

国与其在中东长期所依赖的四大支柱国家 ( 埃及、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

的盟友关系开始崩塌。① 地区间国家关系出现大分化，传统盟友与伙伴关系发

生剧烈调整并进行重组，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以及土耳其

与埃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四国由伙伴到对手的关系逆转。阿联酋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阿联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国五国反伊朗地

区联盟的形成，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三国结成保守伊斯兰准联盟，以伊朗

为核心的地区什叶派联盟形成，海合会出现分裂，这四大事件的发展对地区

秩序则造成严重冲击。作为海湾以及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会，其

成员持续繁荣与团结合作出现动摇，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

扬镳，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部族

主义、宗派主义、极端主义持续兴起，冲击传统国家边界，极端组织 “伊斯

兰国”异军突起并在整个地区肆虐，库尔德民族主义持续上升就是典型例证。

第四，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内部政治生态与政治秩序发生诸多重要变化。

其中，最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其一，中东多国陷入混乱无序，或政

局动荡，或陷入冲突和战争，被迫进行权力的结构性根本改造或重大重组，

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其二，政治力量去中心化、多极

化、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明显。传统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多个长期

执政的“老大”政党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多元化并带来政党的多样化。“阿拉

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 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

任的领导走到了尽头。”② 部族、民兵、非政府组织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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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ham Melhem，“America’s Four Pillar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Crumbling”，Financial Times，June 30，
2020，https: / /www. ft. com/content /baf1a9ca－75d8－4519－88ed－0ea7d0d6eddf，2020－07－02.

Juan Cole，“3 Accomplishments of the Arab Spring that Everybody Seems to Have Forgotten”，SALON，
June 3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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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其三，传统权力关系与政治运行模式日渐改变，如官民关系、政

教关系、军政关系等。“大众政治”盛行，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宫廷政治

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敛。技术进步加速了权力的扩散和转移，社交媒体爆炸式

增长，青年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权显获提升。除少数国家外，宗教力量

在多国政治发展中作用上升。军队的作用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凸显，整体呈上

升趋势，有的甚至走上前台 ( 如埃及) 。其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

击地区政治秩序。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在利比亚、叙

利亚和也门三国尤为突出。武装民兵组织在地区扩散，在黎巴嫩、叙利亚、

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发挥显著作用，并塑造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形

态。在伊拉克，武装民兵正在发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变化，随着反恐战争

告一段落，开始积极谋求进入政治舞台。伊朗支持的跨国什叶派民兵网络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发挥重要作用。跨国雇佣军在中东战争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中

东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活跃着大批国际雇佣军。以

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恐怖组织在地区范围内活动，如 “伊斯兰国”对

地区构成严重安全挑战，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活动

猖獗。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及地区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其五，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入加速转型期。海合会六国普遍面临王位继承

危机、代际危机、经济转型危机及社会革命危机。沙特、阿联酋、阿曼等国面

临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和权力中心的转移。沙特王室政治发生重大改变，

兄终弟及继承制度被终结，萨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

总之，当前中东秩序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动荡、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后

美国时代”的中东是约瑟夫·奈所言的一种“新封建主义 ( Neo－feudalism) 的

混乱秩序”①，犹如中东版的春秋战国时代②。

意识形态之变: 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到身份政治的兴起

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通常，我们把它看做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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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约瑟夫·奈: 《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7》，崔志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 22页。

笔者曾于 2019年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中东安全新形势”分组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载海外
网: http: / /m. haiwainet. cn /middle /353596 /2019 /1022 /content_31650241_1. html，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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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过去数十年来，中东政治和意识

形态斗争一直非常激烈，贯穿四条主线: 美国霸权主义与反美主义之争、西

方自由民主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义之争、世俗化与伊斯

兰主义之争、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争。这四方面的重大斗争在多方面

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与社会、中东的和平与发展之走势。本质上，围绕这四

条主线斗争的底色是中东国家对有尊严的民族主义之强烈追求，反映了它们

对强加的外来主义和政治秩序的抵抗。

不过，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是中东剧变以来地区与国家政治

发生急剧变化。中东秩序塌陷的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在崩塌，地区意识形

态呈现真空化和多元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而国家民族主义在上升。

伊斯兰主义发生严重分化，极端主义日益被主流政治力量所排斥，而温和伊

斯兰主义在上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东长期流行并逐步占据主导地

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失去势头，导致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意识形态混乱。

中东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从理论到实践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

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

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西方全力推动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

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五化”进程，急欲将中东纳

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地区战争，企图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

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走上巅峰。但随着中东地区进入 “后美国时代”，

它不仅意味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还象征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冲击。① 美国被迫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并放弃在中东进行的所谓 “民主改

造”。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到 “阿拉伯之冬”，中东新威权主义上升，政

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增强，这一切均表明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到实

践在中东遭遇了重大挫败。事实上，中东剧变就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新自由主

义的恶果。正如艾琳·考克斯所言，2011 年埃及 “一·二五”革命的爆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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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Jacques，“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in Western Politics”，The Guardian，21
Aug. 2016，https: / /www. 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 /2016/aug /21/death－of－neoliberalism－crisis－in－western
－politics，20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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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实施 30年的结果，贫困、两极分化等现象加剧了阶级对立。① 在

新自由主义退缩的同时，中东显现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在政治上，新

威权主义出现，动荡之中民众呼唤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一项阿拉伯民调显

示，高达 42%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做好践行西式民主模式的准备，

34%的人认为民主意味着无力决策和相互争吵。在他们理解的民主中，稳定

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② 在经济上，从波斯湾到北非，从土耳其到伊拉克，政

府主导发展经济模式受到欢迎，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再工

业化，如沙特的“2030 愿景”。全球秩序的变迁、逆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

际经济与金融危机、国际能源格局的转移，对中东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传统经济发展思想和模式遭遇挑战，这也影响到政府对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

第二，主流话语体系正在由自由、民主向公平、正义、发展转换。受新

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由、民主、世俗化是过去几十年中东政治的主流话

语，自由化、民主化、世俗化也是地区政治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和核心。上述

思潮在国家治理中则体现为进行所谓的民主选举，打压伊斯兰政治组织。但

是新自由主义在中东遭遇严重水土不服，西方国家的强行推进导致恶果连连:

政局动荡，两极分化，贫富鸿沟加大，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并被纳入到中

心—边缘的西方世界体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遭到严重侵蚀，等等。新自由

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是资本向中东社会各领域渗透，强调物

竞天择、优胜劣汰，以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对此，中东

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竭力抗争，试图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的独立性、独特性。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化在中东曾长盛不衰。从

阿拉伯民族主义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从 “基地”组织到 “伊斯兰国”，均带

有反西方的成分。21世纪初，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 ( AKP ) 和摩洛哥的正

义与发展党 ( PJD) ③ 分别赢得大选，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证。中东剧变被

称为“大饼革命”，反映了民众更渴求面包、正义。正义、发展、温和伊斯兰

已经取代自由、民主、世俗化，成为地区政治的新潮流、新标识。地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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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rin Cox，“Neoliber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Egypt”，Apr. 24，2015，https: / /www. e－ir. info /201
5 /04 /24 /neoliberalism－and－revolution－in－egypt，2020－07－05.

“The 2017 － 2018 Arab Opinion Index: Main Ｒesults in Brief”，9 May 2018，https: / /www.
dohainstitute. org /en /News /Pages /ACＲPS－Ｒeleases－Arab－Index－2017－2018. aspx，2020－07－05.

该党于 1988年成立。



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

政党纷纷效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成立新的政党，打着正义、发展的旗

号，关注民生诉求，积极参与政治，争取民众，并在选举中取得不俗成绩，

如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 ( Ennahda) ①、利比亚的正

义与发展党 ( J＆C) ②、索马里的正义与发展党 ( JDP ) ③。突尼斯的复兴党和

利比亚的萨拉杰政府甚至公开宣称以土耳其正发党为学习榜样。

第三，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叙事正发生改变。自二战后，

反犹、反美和反西方一直是中东政治的主要潮流。从中东战争到美苏冷战，

从萨达姆的伊拉克到卡扎菲的利比亚，从叙利亚到伊朗，从穆斯林兄弟会到

“基地”组织，无一不是这一主题的现实呈现。不过，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潮

流已悄然改变。巴勒斯坦问题曾是中东反美、反犹的主因。如今虽然巴以和

平仍未实现，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巴勒斯坦问

题过去被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但是这一核心地位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日益边缘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

列接触与交往。沙特和阿联酋甚至携手以色列共同对抗伊朗。即使特朗普政

府推出极端亲以的所谓 “世纪交易”，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遭到激烈反对。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态度虚实不一”。④ 反美主义的叙事也大致如此。过去，

反美主义一直是地区政治的主题，反对美国的地区霸权秩序是中东政治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和中东的特色政治之一。现今，反美主义声音在降低，美国与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已不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这与美国在中东

日益收缩、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地区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有莫大

关系。与“基地”组织不同， “伊斯兰国”不再以反美、反西方为中心任务

和标志性口号，这也是当今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的共性与重要趋势。

第四，政治伊斯兰发展呈现新特点。中东剧变爆发后，中东地区的政治

伊斯兰发展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其一，政治伊斯兰的生存与活动空间

大大扩充，官方和民间对政治伊斯兰接受度增大。除埃及外，中东地区大多

数国家取消了过去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打压政策。新的伊斯兰政党在各国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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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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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于 1989年成立。
该党又名“正义与建设党”，于 2012年 3月 3日成立。
该党于 2019年 2月 24日成立。
马晓霖: 《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基于“世纪协议”的文本解读》，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期，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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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成立，与此同时，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结束秘密活动，开始在政坛上呼风

唤雨，突尼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政党甚至一度上台执政。其二，政

治伊斯兰日益被视为一种符合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值得注

意的是，伊斯兰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共识: 在政治上排斥伊斯兰因素既不现实，

也不合理，必须接纳并允许其参与政治。在是否支持本国实行政教分离制度

这一问题上，有阿拉伯民调显示，支持比例为 42%，而反对政教分离的为

41%。① 土耳其一项民调显示，2008～2018年间，自视为传统保守派人士比例

由 37%上升到了 45%， “现代派”人士由 31%下降到 29%，宗教保守派由

32%下降到 25%。② 这“一升两降”反映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变

化，这一变化在整个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宗教影响的扩大和对

温和宗教的接受度上升。其三，伊斯兰政党对民主、自由和世俗化等西方概

念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总体上接受世俗民主制，但强调伊斯兰特色民主。

它们对自由的定义曾经几乎是一元化的解释，③ 现今出现了多样化的不同解

释。④ 即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主张 “自由和正义”，成立 “自由和正义

党”⑤，也未排斥世俗民主制。地区的伊斯兰政党大多效仿土耳其的正发党，

以正发党领导的“新土耳其模式”为榜样。其四，形成以土耳其—卡塔尔为

轴心的伊斯兰政治联盟新图景。长期以来，中东的政教关系或政治伊斯兰主

要有四种类型: 伊朗的政教合一模式、沙特的由王室主导的政教合作型模式、

以地下活动为主的穆斯林兄弟会模式、“基地”组织模式。其中，伊朗一直是

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一个轴心。不过，目前伊朗的这一轴心地位正被土耳其—

卡塔尔轴心所取代。近年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已在地区结成基于共同支持伊

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双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共识，在实践上

也共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土、卡联手支持

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惜与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交恶。土、卡还大力支持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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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7－2018 Arab Opinion Index: Main Ｒesults in Brief”，https: / /www. dohainstitute. org /en /
News /Pages /ACＲPS－Ｒeleases－Arab－Index－2017－2018. aspx，2020－07－08.

“What Has Changed in 10 Years? 2008－2018”，The Konda，https: / / interaktif. konda. com. tr /en /
HayatTarzlari2018 /#firstPage，2020－07－05.

一元化主要是指西方对自由化的定义占据主导地位。
Sam Sweeney，“The Ever－Elusive Idea of Freedom in the Middle East”，https: / /www. msn. com /

en－us /news /opinion / the－ever－elusive－idea－of－freedom－in－the－middle－east /ar－BBZ16LY，2020－07－08.
该党于 2011年 4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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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并与哈马斯、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而在意

识形态上，土、卡两国又与伊朗形成了准意识形态联盟，同时也是反沙特的

准政治联盟。实际上，中东已经形成两个政治伊斯兰的轴心，即伊朗、土耳

其—卡塔尔。

第五，身份政治凸显，民族、部族、宗教、国家的身份被再次定义。一

般而言，身份认同总是与危机相伴。身份政治既是危机的反应，也是酝酿新

危机和放大既有冲突的种子。在地区失序和动荡大背景下，寻找新的政治认

同成为保障安全、维护利益、确定新坐标的重要路径和策略。过去十年，中

东身份政治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突出。其一，国家新身份得以重新打造。

比如，土耳其由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 “新土耳其”转型; 阿联酋由

政治中立的商业国转向有着充当地区大国野心的中东 “小斯巴达”①。2020 年
8月，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勇敢迈出这

一步，固然有地缘政治考虑，出于遏制伊朗的安全需求，但这一事件的背后

与阿联酋国家身份重塑和地区作用再定位有很大关系。阿联酋事实上的统治

者、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 MBZ) 雄心勃勃，

决心放弃传统的商业立国和外交中立的基本国策，塑造一个全新的阿联酋，

使阿联酋成为地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他对地区也有新

的设想，意欲打造一个新中东，并担任地区主要领导者。积极参与地区政治、

安全事务，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渗透和干预，改变与以色

列的关系，这些都是穆罕默德王储地区雄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则在

萨勒曼国王父子带路下开始打造一个 “新沙特”。其二，沙特的民族主义兴

起。② “新沙特”带有祛除过度宗教化的意味，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正好相

反。沙特在中东是一个特殊的政权，是王权和宗教紧密合作的混合物，其主

要特性是宗教因素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瓦哈比主义将各部落

凝聚在一起。沙特国王的首要称谓也是“两个圣地的监护人”，因此，沙特本

质上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这一特性既是沙特的优势，也潜藏着巨大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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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bera，“The Gulf’s‘little Sparta’，The Ambitious United Arab Emirates”，the Economist，April
6th，2017，https: / /www. economist. com /middle－east－and－africa /2017 /04 /06 / the－ambitious－united－arab－
emirates，2020－07－05.

Jonathan Fenton－Harvey，“Nationalism: An Underpinning of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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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萨勒曼国王父子执政以来，面对地区性变革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上

升的巨大压力，他们开始重新塑造沙特。穆罕默德·萨勒曼王储着力打造新

沙特，建设一个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坚定地将穆斯林兄

弟会列为恐怖组织。这一民族主义倾向偏离了以往的伊斯兰主义，对沙特的

内政外交有着重大影响。其三，教派主义、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

肆虐，基于民族、部族、宗教等不同身份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以沙特为首

的伊斯兰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两大阵营冲突日趋激烈，由冷战演变

为热战，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多地爆发“代理人战争”。在利比亚、叙

利亚、也门等国，部族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快速崛起，并很快蔓延至整个

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四，库尔德人

身份政治重建取得重要进展。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

叙利亚，人口达 3 000 万之多。长期以来，库尔德人一直面临 “我是谁”的

重大身份危机，在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库尔德少数民族身份长期不

被承认，民族文化特性遭压制。库尔德人与本国中央政府有着激烈冲突，族

际关系紧张。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了自治，解决了身

份危机。在过去十年，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解决身份危机方面也取

得积极进展。两国政府都承认了库尔德人的存在，允许库尔德语言文化的使

用和传播。中东剧变孕育了“库尔德之春”。

模式之变: “土耳其模式”与 “沙特模式”的转型

在 20世纪，政治模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大多数国

家在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双重压力下均面临重大民族生存危机，被迫重建政

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以期凤凰涅槃、救亡图存。作为一种制度和体系，政治

模式的背后涉及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一国政治模式的确定，既关乎一国的

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也对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东，作为地区国家效仿的国家模式大体有四个:

土耳其、埃及、伊朗、沙特。土耳其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被视为彻

底西化和世俗化的典型。埃及也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但其世俗化、

民主化程度远不及土耳其，并被视为威权国家。伊朗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

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属于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民主制。沙特作为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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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国家，长期被视为保守主义伊斯兰国家典型。这四种类型对不同国家都

有一定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同质圈。进入 21 世纪后，这四类国家模式的吸

引力出现了不同变化。总体上，伊朗模式和埃及模式吸引力并无太大变化。

埃及进入“后穆巴拉克时期”之后，其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

化，塞西政权依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典型。因受制于伊美关系以及其独特的

教法学家统治模式，伊朗模式对外输出也面临很大障碍。相比较而言，土耳

其和沙特两种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型，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呈上升之势。

“土耳其模式”在中东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不少

国家都以土耳其为政治改革或革命的效仿对象。不过，作为一种模式，它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不尽相同，其影响也不一样。从历史发展来看，“土耳其

模式”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23 ～ 1945 年) 是激烈改革

时期。这一时期，凯末尔彻底西化的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超出了地区之外，

对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广泛影响。很多遭受殖民侵略的东方国家寻求通过改革

和自我革命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遂不同程度地观察、学习土耳其的

经验。伊朗是当时中东地区学习土耳其改革的先锋，伊朗领导人甚至亲赴土

耳其深入学习考察。第二阶段 ( 1945 ～ 1990 年) 是 “土耳其模式”冻结阶

段。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对抗，土耳其加入北约，中东地区政治分化严重，

再加上土耳其内部政局持续动荡，“土耳其模式”吸引力并不突出，未能发挥

出示范作用。土耳其一心西向，也无意对外输出模式。第三阶段 ( 1991 ～

2010年) 是“土耳其模式”政治化时期。这一时期，“土耳其模式”具有特

殊政治含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得以最终确立，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大行其道。随着美、苏作为两

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走向终结，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与冲突

急剧上升。“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大中东为主战场，

希望“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在此背景下，作为伊斯兰国家融入西方世界

典型的土耳其之作用凸显出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土耳其是伊斯兰世

界成功建立世俗民主制的典型，是伊斯兰世界融入西方世界的样板，是伊斯

兰教与西方民主兼容的最佳案例。为此，西方国家积极宣传，向伊斯兰世界

推介土耳其模式，希望中东国家学习、借鉴“土耳其模式”，最终实现对中东

伊斯兰国家的“和平演变”。第四阶段 ( 2011 年至今) 是 “土耳其模式”的

再造。中东剧变以来，随着中东陷入大动荡，中东秩序开始崩塌，土耳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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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新形象示人。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2 年上台执政。执政的

第一个十年，可以说是正义与发展党蛰伏时期。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埃尔多

安开始重新打造土耳其，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改造

军队并削弱军人干政传统、建立总统制、提升伊斯兰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修正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以打造一个符合土耳其国情的新政治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埃尔多安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土耳其 “国父”凯末

尔设定的国家道路，偏离了世俗化、民主化和西方化的方向。在西方国家看

来，埃尔多安的集权实际上就是“独裁”。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虽然在宣

扬民主、公平和正义，但实际上沉浸在过时的威权主义之中。① 2020 年 7 月

10日，土耳其政府决定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在全球掀

起轩然大波。此举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土耳其 “世俗主义的终结”和 “一个伊

斯兰土耳其的诞生”②。简而言之，曾长期被西方视为样板的 “土耳其模式”

已出现问题，不再是西方所推崇的样板。

对西方国家而言，旧的 “土耳其模式”已经风光不再。不过，对地区而

言，埃尔多安版的“新土耳其”却具有别样的吸引力，似乎更契合地区国家

国情。在地区一些国家和民众中，彻底世俗化的土耳其并不契合土耳其作为

伊斯兰国家的身份。彻底西化的土耳其在西方世界也显得格格不入，且不被

接纳。西方民主给土耳其政治带来的长期动荡与分裂损害了土耳其政治稳定

和国家发展。埃尔多安版的 “新土耳其”更适合当下土耳其的国情，也适合

中东和伊斯兰国家。在索马里、利比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新土耳其模式”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中东剧变初期，土耳其经济社会基金会 ( TESEV) 开

展了以“中东民众对新土耳其看法”为主题的年度民调，结果显示: 尽管土

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有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埃尔多安治

下的“新土耳其”是地区国家的样板，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共存的成功案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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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itri Gonis，“Erdogan’s Turkey”，the Jerusalem Post，Feb. 23，2020，https: / /www. jpost. com /
Opinion /Erdogans－Turkey－618434，2020－07－13.

Marc Champion and Constantine Courcoulas，“Erdogan Asserts Ｒebirth of an Islamic Turkey at Hagia
Sophia”，Bloomberg，https: / /www. bloombergquint. com/onweb /erdogan－asserts－rebirth－of－an－islamic－turkey－
at－hagia－sophia，2020－07－13.

Mensur Akgün，Sabiha Senyücel Gündogar，“The Perception of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2013”，
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 January 2014，https: / /www. files. ethz. ch / isn /175938 /
14012014171159Eng. pdf，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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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国也出现了翻版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个人也成为地区最受

欢迎的领导人之一。① 2017～2018年度卡塔尔多哈研究所的一项阿拉伯民调显

示，富有争议的土耳其地区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较高评价，得分高于美

国、俄罗斯、伊朗、法国、中国等国。② 值得注意的是，新、旧版“土耳其模

式”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即过去的土耳其对中东和伊斯

兰世界缺乏兴趣，竭力与之保持距离，对自身的亚洲、伊斯兰属性和身份持自

卑态度，对在该地区传播自身模式也缺乏兴趣; 而现今的土耳其则对中东和伊

斯兰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欧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属性，努力

将土耳其打造为“自由阿拉伯精神之地”③，积极地参与地区事务，介入地区

争端，推广“新土耳其模式”，竭力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

表 1 土耳其在中东的作用 (单位:%)

年份
近年来土耳其
在西亚北非

影响力不断扩大

土耳其可以作为
西亚北非国家的

样板

土耳其是伊斯兰教
与民主可以共存的

成功案例

2011年 70 61 67

2012年 61 53 58

2013年 64 51 55

资料来源: Mensur Akgün，Sabiha Senyücel Gündogar，“The Perception of Turkey in the Middle East 2013”，
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 January 2014，https: / /www. files. ethz. ch / isn /175938 /
14012014171159Eng. pdf，2020－07－14.

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和重返伊斯兰主义这一方向相反，沙特却加速了世

俗化、去极端伊斯兰④的改革。长期以来，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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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Jim Lobe，“Erdogan Most Popular Leader by Far Among Arabs”，https: / / ips－dc. org /erdogan_
most_ popular_ leader_ by_ far_ among_ arabs，2020－07－10; Yeni Safak， “EＲDOGAN Most Popular World
Leader among Arab Youth”，https: / /www. arabbarometer. org /media － news /erdogan － most － popular － world －
leader－among－arab－youth，2020－07－14.

“The 2017－2018 Arab Opinion Index: Main Ｒesults in Brief”，https: / /www. dohainstitute. org /en /
News /Pages /ACＲPS－Ｒeleases－Arab－Index－2017－2018. aspx，2020－07－14.

Gerek Hayat，“Istanbul: The Capital of‘Free Arabs’”，https: / /www. yenisafak. com /en /world /a－
3465826，2020－07－14.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认为过去的沙特因伊朗伊斯兰体制的威胁被迫采用极端伊斯兰去对抗伊朗，
如今要重新回到温和伊斯兰的道路上去。“Saudi Crown Prince Promises’Ｒeturn to Moderate Islam’”，Al
Jazeera，25 Oct. 2017，https: / /www. aljazeera. com /news /2017 /10 /saudi－crown－prince－promises－return－
moderate－islam－171024182102549. html，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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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盟主的重要角色。这一地位的取得，不仅仅因为

沙特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两大圣地 ( 麦加和麦地那) 的所在地，或是沙特

作为一个慷慨大方的石油富豪的存在，还因为在不少穆斯林看来，沙特是践

行古典主义伊斯兰教的样板，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则是伊斯兰教的 “正

宗”①。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风行与此有很大关系，沙特在全球积极传教也是

重要动力。沙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践行伊斯兰教的行为方式对整

个伊斯兰世界有着示范性意义，如政教关系、教派认知、伊斯兰金融、妇女

规范、伊斯兰着装、饮食、社会行为规范等。不过，这一传统模式自 2015 年

以来已然发生重要改变。萨勒曼国王父子着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

宗教等各方面对沙特进行全新改造，改造的核心是: 重新调整政教关系，打

造沙特民族—国家，削弱宗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地位; 致力于 “温

和伊斯兰教”，并摧毁极端主义②; 扩大社会开放，允许开办电影院、剧场，

允许女性平等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等。穆罕默德王储公开宣布要“重返温和伊

斯兰”，强调过去 30年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当时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 “伊朗

模式”的威胁，而现在必须终止那一切。萨勒曼国王父子所推动的改革无异

于一场革命，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沙特本身，对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和伊斯兰

世界以及全球反恐都将产生重要影响。穆罕默德王储也指出，处于三大洲之

间的沙特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一个更好的沙特有助于本地区的发展乃至

改变世界。”③

结 语

中东剧变发生以来，该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发展均发生了急速变化，

多元且剧烈，其中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是重要体现。这种变化虽

然带有普遍性，但也只是中东政治变迁的部分视角，并非全方位视角。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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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之说并非绝对，伊斯兰教派林立，对此不认同者为数众多。
“Saudi Crown Prince Promises’Ｒeturn to Moderate Islam’”，Al Jazeera，25 Oct. 2017，https: /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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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以来政治发展变化置于历史长河中，其变化带有某些轮回的意义。

中东政治之变与当代国际秩序变化相关联，主要源于中东地区内部自身的社

会转型。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反映了中东主体性增强、

地区政治和文化自觉提高之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中东正处于历史性转

型过程中，这一转型带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故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具有

过程性、不确定性。

从更宏观视野来看，近十年来中东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其一，中东

地区政治秩序处于过渡阶段，伴随着剧烈的动荡与冲突。其发展趋势是由单

极秩序向“后美国时代”的多极秩序演化，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区国家

自主性的逐步增强，以及在中东新秩序形成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其二，中东

面临的危机是多样化的复合型危机，政治危机是其中之一。政治矛盾突出，

政治危机层出不穷，短期难以摆脱。政治发展与地区安全、地缘政治、经济

转型紧密相关，相互交织。政治转型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但明显

滞后。政治问题严重制约发展。而发展与民生问题又是引发政治矛盾的主要

因素。其三，国家发展模式或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区政治主题之一。

当前，中东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展现出一些共同趋势，即对

适度民主化、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宽容与接纳，显示出了试图摆脱模仿西方、

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迹象。埃尔多安推动的 “土耳其模式”

的转型，既是呼应现实需要，解决旧模式效率不足的缺陷，也是出于尊重历

史和国情的理性抉择。

未来，中东政治发展仍需要着力解决四大核心问题: 一是地区政治秩序

的正义性与稳定性。国家发展实现正义的关键是努力摆脱外来干预，而建立

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实现秩序的稳定。二是政权的合法性、权威性和

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中东的问题要么是合法性不足，要么是权威过度。三

是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与根本保障。四是教

俗关系。这是伊斯兰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前的温和政治伊斯兰方向依然

具有不确定性，教俗的对立和斗争依然非常尖锐。就当下而言，中东未来政

治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西方世界的持续衰退、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和冲

突持续、逆全球化的发展、新冠疫情大流行、低油价的冲击与海湾国家的去

石油化的经济多元化改革，这些关系中东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对中东

政治发展无疑有着重要影响，决定着中东政治发展的方向。

·75·



西亚非洲 2020年第 5期

Order，Ideology and Model Chang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Arab Upheaval

Tang Zhichao

Abstract: The Arab upheaval is about to usher in its 10th anniversary. In the

past decade，great and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politics of ME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ast decade

from three dimensions: order， ideology and mode. In short， the Middle East is

entering a post－American era with a profound shift of power. With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Ｒussia and other new external forces as well as regional

powers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power system has been

subverted， the alliance system has disintegrated， and the state has been

fragmented. The state power structure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from non－state

actor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new liberalism has come to an end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elections and secularization are being replaced by new discourse

systems such as justice，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reform.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audi Arabia， Iran and Turkey is quietly changing. The rapi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and

the regional response especially brought about by i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opens a new process of political self－negation and self－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Middle East Politics; Ｒegional Order; Ideology; Model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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